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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赋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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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赋俸文学堪称记录中国古代传统杂挂艺术史料的一个“大宗”，在二者成熟之初的西汉．它

们便开始尝试一种相得益彰的结合。救皋或许为引杂植八赋的弟一人。而时东汉李尢蕊其《平乐观赋》的考

察，则有可能推翻张斯《西京赋々乃迄今可见的杂技赋源头的1日论。车、张二赋共同体现出杂技赋雏型期的

某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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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杂技与汉赋

杂技．是各种技艺表演如车技、口技、顶技、走索、狮

于舞、驯兽、马戏、魔术等的总称。中国的杂技艺术．有着

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二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甚至更

早的夏禹时期．杂技艺术就已经开始萌芽了。此后，历经

春秋、战国、秦朝，至汉代．“倡优奇变之乐”盛极一时【1。，

杂技艺术已经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走向成熟．发展成了

“角抵戏’．即汇集各项技艺，包括民间的歌舞、武术、杂

技、幻术等同时演出．彼此竞赛。互争优胜，故又称“百

戏”。

中国古代的杂技在发生、成型和发展的过程中．虽

然屡次得到统治者的提倡和帮助口]，出土于不同地方的

汉代画像石中也多绘有杂技表演的内容．但是，从根本

上来说。杂技是来自于民间的．并且任何时候也都是更

多地活跃在民间，“俗戏”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该门

艺术及其艺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地位的低下。《列子·

说符》云：“宋有兰于者，以技干宋元。宋无召使见其技．

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F吕并趋并驰}弄七剑．选而跃之，

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又有兰子又能燕戏

者，阐之，复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日：‘昔有异技干寡人

者，技无庸．适值寡人有欢心．故赐金帛。彼必闻此而进，

复望吾赏。’拘而拟戳之t经月乃放。”可见，古以为杂技

无用，兰子(杂技艺人)地位槛低是由来巳久的。而且，这

种情形还“一以贯之”地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继续着其

深刻的影Ⅱ向。或许正因为此．古代史书和其它文字记载

中，极少见到专门盲及杂技者，更多的只是零散的记述。

而在本来就不多的关于杂技的文字中．相对而言，作为

一种文学样式的“赋”．倒俨然可以被看成是记录杂技的

“大宗”。因为，自汉代以降．历代赋作中不乏直接或问接

描写杂技者。我们称这类赋作为“杂技赋”，同时也可视

其为研究我国古代杂技艺术的重要的资料库之一。

历代总集中，最早把杂技赋明确地单列为一类赋作

的应该是《文苑英华*，其赋八十一、八十二两卷以“杂

伎”为名目．主要收录了唐代杂技赋作近二十篇；后来清

人陈元龙《历代赋汇》则收有历代杂技赋作，较全．只不

过没有单列出杂技赋来，而是和其它游戏赋一起归于

“巧艺”类中。另外，《北堂书钞女、《艺文类聚》、《初学记》

及《太平御览》等类书和一些史书的“乐志”或“经籍志”

中也有辑录或存目。

从广义上说，杂技赋应包括两大类：其一，就是魏晋

时方始出现的单篇独立的杂技赋作品。其二．是从汉代

开始，作为内容之一主要存在于历代京殿都邑大赋中的

杂技描写部分。这也是研究杂技赋所不能忽略的部分。

不过，要把后者从别的赋作中全部辑录整理出来，的确

是一项极其繁琐的工程，而对杂技赋溯源则不过是客观

上涉及到此项工程的第一步。

杂技和赋在各自所属的领域里成熟起来的时间皆

在汉代，随后．几乎没过多久，它们二者便走到了一起。

虽然扶现存的赋作来看。较早记述杂技的李尤的《平乐

观赋》和张衡的《西京赋》都在东汉，并且杂技还井非赋

作描写的主角，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一眼就可以看

出这种结台有其必然性和充分合理性，甚至由此还可预

见到这种结合的前景是多么的美妙。

汉赋是汉代昂扬、充实、热烈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赋

家们为现实生活所感染．几乎所有能反映两汉之世的繁

荣、繁华的事物无不成为汉赋不遗余力描写的对象，其

中汉大赋尤其是如此。杂技作为烘托刘汉“太平盛世”的

“百戏”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繁盛之貌、高超之技进入情

绪高涨的赋家视野并融进他们的作品，是非常自然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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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现象。

汉赋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侈丽宏衍”之词来极

逞铺陈之能，极度夸张是常用的手法．赋家惟恐其作品

不能达到极致之美，希望荫堆太程度地打动和感染读

者．给读者以最强烈的审美刺激和最深刻的印象。而杂

技艺术尚奇、尚险、尚巧、尚难，能给观众带来极强烈的

视觉冲击和精神愉悦．可以说．在审美效果上与汉赋所

表现和追求的有着异曲问工之妙。所以，二者的结合是

以其内在的相似性为基础的。

再者，无论是在统治者眼里，还是在实际的社会效

果上，汉赋与杂技又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皆是“升平世

界”的粉饰。而且．赋家与杂技艺人在社会地位方面也有

极其类似之处。杂技艺人固然位列“俳优”之属t而赋家

本身又何尝不是“颇似俳忧蚍“．甚至“见税如倡．自悔类

倡”“’。因此t汉赋与杂技的结台又有着外部的类同性因

素。

从整个汉代来说，杂技描写还主要只是作为内容之

一而出现在大赋，尤其是京殿都邑大赋当中．一方面．是

因为}叉大赋作家们大都对所写事物有一种求全、求多、

求大的心理，反而导致他们很少能在其赋作中只专心关

注具体的某一个对象；另一方面，“赋”在汉代毕竟还是

’‘种新兴的文体+根据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无论从形

式的完备还是从内容的开拓来讲．汉赋都还有很远的一

段路要走．这也是为什么直到汉魏之文时才能隐约见到

独立单篇的杂技赋的原因之一。又加之汉赋的兴起本来

就与统治者的提倡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而杂技虽然也得

到贵族们的倡导．但它们更多的是存在于民间．其在汉

赋家心甘中的分量只能是作为反映社会的辅助性的“道

具”之一，还没有大到足以让他们专注于此题材而进行

创作的地步。

二、一种推测

在追溯杂技赋源头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汉书·贾

邹枚路传》中两条关于枚乘之于枚皋的材料．颇有价值，

其一为：

(皋)鲁赦，上书北阁，自陈枚束之子。上得

之大喜．召八见待诏，皋因赋赶中。诏使赋平乐

馆，善之．拜由郎，使匈奴。皋不通经术，诖筻类

俳儡。为赋颂，好蝇戏。

其二是：

初，卫皇后立，皋鼻赋以戒终。皋为赋善于

朔也。从行至甘采、襄、河东．东邂狞．封泰山．

塞决河宣房，游砚三辅离官馆．临山泽，弋猎

射、驭狗马、蹴鞠、刘接，上有所患，辄使赋之。

为文疾，受裙辊成。故所赋者多。

从第一条，我们可知，枚皋善为赋。并以《平乐馆赋》而得

官。惜该赋已佚，未可得见其面目了，但就其中某些内容

我们或许可作如下分析和推测：“平乐馆”或与“平乐观”

有关t而后者也就是汉武帝于元封六年举办角抵戏演出

的地点．在汉西京上林苑中未央宫北，方圆十五里，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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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时始建．武帝时增修。汉代建有很多“观”，它是一种有

楼的较大的建筑物t多用来求仙、观览、宴乐、游戏t仅在

长安城内就有二十四“观”，其中“平乐观”就是专门为了

让皇室享乐及接待外宾而表演杂技、乐舞的场所。东汉

的李尤在其《平乐观赋》中就描述了“平乐观”杂技场及

演出的情况，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由此．则杂技与

“平乐观”的密切关系一目了然，枚皋之《平乐馆赋》中有

杂技描写的内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又从第二条材料可

知．枝皋后来也曾经常随驾巡游、观览、游戏．并多有关

于这些内容的应制赋作．则非只《平乐馆赋》中可能有杂

技描写的成份，枚皋后来的许多赋中也应有类似的内

容，这也是和他“类倡优”的身份很相符的，只是现在也

皆不得见而已。因此．如果我们作出这样一个推测，即枚

皋是把杂技内容引入赋中的第一人，或许不能算是太过

武断吧。

三、《平乐观赋》与《西京赋》之辨

就可以得见的材料丽言，在谈及杂技赋的源头时．

历来学者多足将其落实到东汉张衡的《二京赋》之一《西

京赋≥上，认为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见到的有杂技描

写的开端。然而，这并非事实的真相。很值得商榷。

说《西京赋》是最早记录杂技的赋作，大概始于《南

齐书》．其《乐志》言：“角抵、象形、杂技，历代相承有也。

其增损起源，事不可详。⋯⋯大略汉世张衡《西京赋》是

其始也。”可是，总观现存汉代赋作，井非仅有《西京赋》

有关十杂技的记述，已在前文言及的李尤的《平乐观赋∞

中亦赫然有此类文字存在。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今四门I广汉附近)人。史载

其生卒年不详．但《后汉书·文苑传上》说他“顺帝立．迁

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或以为其迁相与卒均在顺帝永建

元年(公元126年)，或以为该年迁相．后来到八十三岁

方卒，故生卒年无考。然以其生平事迹推之，第一种解释

近是，则可逆推出其生年当在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公元

44年)“。而《后汉书·张衡传》说“(衡)年六十二．永和

四年卒”．以此推之．衡当生于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

年)。然则李尤比张衡年长三十四岁。

关于李尤，《后汉书·文苑传上》又载：“少以文章

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

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事当在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

年)中，因为此年贾逵为侍中。《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

赞》则谓“明帝召作《东观》、《辟雍》、《德阳》诸观赋铭”云

云，刘琳《控注》以为应从《后汉书*，明帝当系和帝之误。

据严可均《全后汉文》所录李尤“诸观赋铭”，其中就有一

篇《平乐馆铭》，则《平乐观赋》亦当作于此时。张衡彼时

年方十九岁。而《后汉书·张衡传*说：“(永元中)，时天

F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蹁侈。衡乃拟班固《两

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汉

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也云：“《二京》之赋．覃思十年。

《长杨》、《羽猎》．风犹可续。”张衡不可能从八、九岁起即

开始构思《二京赋》，所以．此时《西京赋》尚未问世。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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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fch。2004社会哲学视域中社会设计问题初探胡 晓

【摘要】杠喜设计是枉全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社会设计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是人类主体性

的桌中体现。社会设计是可能的，但叉不是鲍对的。

【关键词l社会哲学{枉会设计；规律{认识【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l～2338(2004)02一0099一04

人类社会不仅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更是人们追求

和实现自己目的的能动创造过程。人类社会正越来越告

别实践意义上的自然历史进程而日益成为可控的、被自

觉设计的社会。在人类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和人类文

明程度显著提高的今天，如何才能使社会发展既台乎人
类整体利益又台乎人们内在的价值尺度已经引起人们

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越来越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建构

未来社会．使其成为属人的、台目的性的理想杜会。而社

会设计正是人们建构理想社会的具体体现，它深切地体

现着人们改造和创设未来社会的主动性和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与向往。社会设计是人类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主体

性的重要体现，它集中反映了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的自觉

性、主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本文试图从社会哲学的视
角对社会设计的若干基本理论问豚加以探讨。

一、社会哲学对社会设计的概念界定

社会哲学作为研究社会最一般的本质、结构、过程、

规律、社会理想化机制和发展趋势的哲学理论，它以杜

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用哲学的方式揭示、建构人们认识

和改造社会的图式和机制。它强调研究的总体性、反思

性和批判性．注重在社会与人的相互关照中研究社会。

它不局限于研究社会客体本身，更嘴每墨浯一[±哩雌蠼

涮竭捕酞谳戮秘喾酿旨最翟辛妥。赫赫划巍至手下毒挥

葚竿巍聋挚辛垒痞酋硅赫革南烈引；m斟融卜蕊粥酬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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鲥窀-：

琴鼗缶。

可以看出．这场演出是多么的有声有色： “戏车高槽”．则

鼗鼓声中，百马驾车．齐奔而：I；．戏车之上．高挂悬本．杂

技艺人，r骏马疾驰中．在高高的悬术上 ．或翩翩起舞，

或上下翻飞，或俯身倒立；“乌获扛鼎”．则千钧重鼎，力

士举之，轻若鸿毛；“钻圈”则如燕鸟般灵巧；“高空走索”

州似飞仙 样轻盈；舞则有“胡旋”、“巴 渝”；幻术则有

“吞刀”、“吐火”、“仙人驾雀”；又有“飞丸”、“掷剑”；更有

“侏懦巨人”的滑稽表演和“骑驴驰射” 的箭术表演；最

后，以精彩的“鱼龙曼延”结束。其中犹 为值得一提的是

“鱼龙曼延”，又名“曼延鱼龙”或“澜 漫鱼龙”，是汉代百

戏中规模最大的节日之 。“鱼龙”．是一种由人装扮巨

鱼和巨龙并有幻术和布景相结合而进行表 演的假形舞

蹈；。曼延”．也作“漫衍”、“曼衍”、“蔓延”或“_蠛蜒”，本为

古代一种巨兽，《汉书·司马相如传上》：“蝗蜒驱鼾。”郭

璞注：“蛆蜒，大兽．似狸，长百寻。汉时仿此演为百戏。”

后来“曼延”也成了由人扮演各种巨兽的 假形表演。由于

古代经常把这两个节目连在一起演出．故 称“鱼龙曼

延”，实则它们都是“假作兽以戏”"j，是综合了杂技、幻

术诸般技艺的大型歌舞，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使人眼花

缭乱。李尤笔下所写t可谓“平乐观”百 戏演出具体情景

的如实，生动的反映．由此足可以窥见汉 时杂技艺术之

一斑。

再来看看张衡《西京赋》中那一段 极其有名的关于

杂技的文字吧：

临迥望之广场·程 角骶之妙戏。乌获扛鼎，

都卢寻杜。冲秩燕 灌，胸突话锋。跳丸剑之挥

霍．走索上而相连 。华岳峨峨，冈峦参点。神禾

是革，求安离离。 总会仙倡t戏豹舞罴。白虎技

瑟．苍龙砍詹，女 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土喜蛇。

洪涯立而指麾，被 毛羽之槭橱。度曲禾蚌．云起

雪飞。初若飘飘． 后进霏菲。置陆重阁，转石成

雷。肼砺激而增响 ．砖蜃向乎天威。巨兽百手，

是为曼延。神山崔 赶．鼓从背见。熊虎升而拿

攫，猿披超而高援 。悟兽陆莱．太雀踉踱。白象

行孕．垂鼻裤固。 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而埕

堰。台利只雪赡．化为仙车。辅驾四鹿，芝盖九葩。

蟾蟑与电，水人弄 蛇。奇幻债忽，易貌分形。吞

刀吐把，云雾杳冥 。画地成川，流渭通汪。东海

黄套．赤刀粤祝。 ，|厌白虎．率不能救。挟邪作

直t于是不售。尔 乃建城车，树修旃。儇佳程材，

‘上下翩翻。突御 投而跟蛙，譬田地而置联。百马

同学．骋足并驰。 挝束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

乎西羌．又顾发乎 蚌卑。

赋中描述了20余 个大大小小节目的具体表演情景，有

“鱼龙曼延”、“总会仙倡”(即众仙聚会，也是一个由人扮

演神仙和猛兽的大 型歌舞，规模仅次于“鱼龙曼延”，主

要由兽舞和“娥皇女英长歌”组成)、“东海黄公”(角抵奇

戏，含幻术、角力 ．且有故事情节)、“乌获扛鼎”、“都卢寻

槌(都卢．国名．其人善缘高；寻槽．即爬竿。在戏车上表

演则为“戏车商檀 ”)、“冲狭燕濯”(薛综洼：冲狭，“卷罩

席，以矛插其中，伎儿以身投，从中过”；燕濯．“以盘水置

前，坐其后．踊身张手跳前，以足偶节逾水，复却坐，如燕

之浴也”)、“胸 突话锋”(凭借气功而使胸、腹、背搁置刀

锋上却不受伤的一 种杂技)、“跳丸剑”、“走索”、“戏车高

槽”、“马戏”、“水人弄蛇”、“螗蜍与龟”、“吞刀”、“吐火”、

“画地成川”、“立装云雾”、“箭术”等等．林林总总，俱皆

笼挫笔端。较之《平乐观赋》，内容则更加丰富多采．令人

目眩心驰；场面则 更趋盛大．宏伟壮观；演技则尤为神奇

超绝．uq人叹为 观止。毫无疑问，较之李尤，作为“{叉赋网

 



可以说，这两篇赋都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地展示了汉

时杂技的真实情况．不愧为研究我国古代杂技的珍贵资

料。首先，两赋在节目上虽有些重复．但至少列出了不下

三十个不同的节目，足以反映出当时杂技发展极其繁盛

的概貌。其次。通过赋中描写．我们还可以知道，两千年

前，我国的杂技艺术就已经达到了非常精湛的水平。再

次，两赋所记，还共同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国

古代．杂技很早就多与音乐、歌舞等其它的艺术形式联

台演出．共同组成了类似于今天“太型综合文艺会演”的

那样一种演出模式+体现了我国古代艺人不单有高超的

艺术表演才能，而且很早便在举办大型文艺演出方面具

有了极其出色的演出组织、艺术编排和节目统筹的才

能．其形式、效果都并不亚千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副场式

演出。而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也早已不止一次地被许多

f}j土的汉代文物所证实-如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和绢

像、山东安丘汉墓石刻、河南安阳汉墓画像石、四川成都

凤凰山汉墓蜮像砖等等。我们且以沂南汉墓墓穴中室横

额上所刻的巨型。乐舞百戏图”为例来略加说明。这幅图

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精彩的杂技表演，很可能是反映了一

个规模较大的民间杂技团的演出情况，具有极高的史料

价值．可以和李、张二赋互相印证。此图从左至右可分为

四个部分：其一．左上角有一长顽之人．手抛脚蹋，在弄

凹剑、五球，是为“跳丸”、“跳剑”{稍右-·人表演“戴竿”。

额顶长竿．竿上有一横术，横术两端各倒悬有一小儿．似

在不断翻转．正表演着张衡《西京赋》中所说的“突倒投

而跟眭，譬陨绝而复联”的高难惊险绝技，竿顶又有圆

盘，另一小儿彼撑圆盘在高空旋转；其下则有一人于七

个盘予之上表演舞蹈。其二，刻有一支乐队．正在击弊、

撞钟、敲鼓、吹埙、弹琴，为演出伴奏和指挥。其三，三个

女孩在下面倒插四把尖刀的绳上表演“走索”t左右两人

在轻盈跳跃，中间一人则倒立于绳上；其下和其有则为

“鱼龙曼延”图，伎人或妆风鸟、或戴兽面、或演蛇形、或

扮龙舞、或翻筋斗。其四，马戏表演，两边各有一女子于

疾驰的马背上，或舞动长绳．或手持一戟、双足腾空；中

间有一马车．上树长竿．竿顶大鼓，鼓上有小儿倒立翻

腾，乃“戏车高檀”之类。——我们几乎可以把此图中很

多内容看成是李、张二赋所写许多杂技项目的图解。

另外t《西京赋》那段文字前尚有“大驾幸乎平乐之

观”的句子，虽然张衡此赋旨在追述西京故事，我们却不

一定非要将赋中所写的演出落实于“平乐观”这一具体

的地点．事实上，这样的演出在汉代应该是粮普遍的，并

非仅见于宫廷馆观，只不过因为。平乐观”如前文已讲过

的与百戏娱乐深有谰缘．所以在此就成r用来泛指演出

场所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又由于上面两赋皆是于大赋中加入杂技内容，这便

形成了另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在记述杂技节日时贪多、

求全，以致几乎成了排列组合好的节目单，而对具体节

羁的描写却毕竟欠牺、欠细，所以在欣赏效果上固然能

让人眼花缭乱，却难免印象粗浅、不得要领。这也正是杂

技赋雏型区别于后来成熟的杂技赋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注释】

[1](汉)桓宽．盐铁论[z]．

[2]仅以汉代为例：汉武帝时．于太常寺另设散乐々部．

加强对歌舞、杂技的管理；叉集中优秀艺人，兼蓄外

来技艺，对节目进行加工}还经常举办一些盛大规模

的百戏演出．招待外国客人。据《汉书·武帝纪》载，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武帝在长安未央宫举

行过一次角抵戏演出，京师“三百里内皆来观”。《汉

书·西域传》又载，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夏．又

在长安平乐观举行了一次角抵戏演出。规模也相当

大．而且还吸引了西域外蕃及南洋诸国的“四方之

宾”来京观看。后来的宜帝刘询和东汉的安帝刘枯等

帝也都非常喜好此道。

[3]汉书·杨雄传[M]．

[4]汉书·枚皋传[M]．

[5]叉，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八载曹丕《论文》：“李尤．字

伯宗。”

[6]参见陆佩如．中古文学系年[z]．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1998．69、159．

[7]马端临．文献通考·散乐百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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